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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商报

北京商报对话艺术类媒体同行

当代艺术于观众：是跨界还是破界

“基本上媒体所关注的当代艺术还
是离大众有距离， 更多的是圈内人的点
赞或吐槽。”

北京商报：请从一个媒体人的角度来
谈一下，从入行开始算起到现在能感受到
国内当代艺术和普通大众之间的关系有
怎样的变化？

顾博：早些年，普通大众是不会去看
当代艺术的，因为缺乏渠道。而随着近年
拍卖市场频繁出现高价成交，并且当代艺
术的社会化趋势越来越普及，以及当代艺
术活动的繁盛， 见诸媒体的几率越来越
高，公众开始有兴趣，也有更多的机会接
触并了解当代艺术。愿意接受，就已经建
立了沟通的渠道，理解不理解，只是时间
以及个人感悟的问题。

罗颖：艺术形式越来越多元是毋庸置
疑的，当代艺术的前沿部分离观众越来越
远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大众还是比较容
易找到他所喜欢的艺术类型，符合大众审
美的艺术在商业力量的驱动下，得到了很
大的发展。从我入行到现在，大众和当代
艺术的关系变化不大。

严冰： 越来越多艺术展的介绍引进
（如莫奈、草间弥生）都创造了巨大的人流
量。但仔细盘点，这些已经是国际上早已
过时的艺术风格，还在被当成“当代艺术”
的典范在大众中宣传。而另一面，是各种
当代艺术画廊对普通观众的漠视———越
高大上的画廊越没有对作品的介绍，前言
新闻稿越看不懂，不买东西揣着手逛画廊
的看客只会遭到画廊小姐的白眼。

“当代艺术市场的发展确实让很多
人关注艺术了，但‘喜欢’和‘懂’之间还
是有很大的一条鸿沟， 而靠市场蓬勃发
展并没有弥补这条鸿沟的可能。”

北京商报：作为一个媒体人，遇到看
不懂的作品、 展览和看不懂的评论文章，
又要写报道！该怎么办？

顾博：不写。不得不写的时候，换个读
展览之外的角度写展览，比如展陈、故事
或周边事件。

罗颖： 这种情况不如就直接上图，把
艺术家名字、作品名称、材质、创作时间一
一列上。此时媒体就不必硬着头皮充当解
读者，我们只是客观信息的搬运工。

严冰：我对自己的工作理想是，做个
好“翻译”。把看不懂的中文，翻译成看得
懂的中文。

看不懂的文章、作品、展览，是艺术行
业高精尖化的需要，不怪生产出这些东西
的人， 因为只有掌握那样一套语言体系，
才能爬上“精英”的台阶，而愿意为这些产
品付钱的人， 现在还都是台阶上头的，没
有“两下子”他们不买单。至于你要是问彻
底看不懂的那种展览和文章， 就一个办
法，不报道。

所谓“当代艺术”，本身是一个必须依
靠艺术常识和大量视觉经验积累才能理解
的东西。如果连塞尚蒙德里安都不知道，当
然会觉得罗斯科就是个刷油漆的骗子。

北京商报：如何看待导致观众不看不
懂作品的原因？对于常被提及的“艺术家
的创作要超越大众趣味二三十年” 这种
说法如何看待？是否坚信所谓的小众文化
和精英文化？

顾博：“艺术源于生活，但是要高于生

活。”这不仅是针对文艺作品，对于艺术也
同样适用。小众文化以及精英文化是有特
定指向的，要依据参照物，或者特定范围
的人群来讨论这个问题。在当下，如果让
公众读懂实验性的作品， 这是非常困难
的，即便是艺术界的人士，对于一些实验
性作品也是难以理解的。那是不是也可以
说， 实验性的作品是艺术界的小众文化
呢？这是受众群体的问题，精英文化的场
域解释亦然。

罗颖：艺术很大一部分就是精英的文
化，即便某个阶段艺术以大众文化为矛摧
毁了以精英文化为核心的盾，其本质依然
很难彻底改变。至于超越大众趣味二三十
年的说法，我觉得用时间去丈量当代艺术
与普通大众之间的距离本身并不合理。艺
术的精英化和大众化会一直长期并存。

严冰：就我对当代艺术的各种概念理
论的理解， 确实它是一种存在于反潮流、
反大众基础上的艺术形式。 它的价值，也
许就部分建立在只能被小部分精英人类
所赏识，而它的市场价值，也部分在于一
些有钱的人想通过“花大价钱购买别人无
法理解的格调”而进入更高层的“同类人
群”中，如果人人都来喜欢了 ，那是齐白

石，是人民表演艺术家。
北京商报：作为与人们的体验感受、审

美趣味密切相关的当代艺术， 是否有可能
消融所谓的专业领域的边界， 让每一次发
声更多来自孕育其出现的社会大众层面？

顾博：这是在任何一个领域都可展开
讨论的问题。如天体物理学，相信这是和
任何社会母体都无关的学科，但如果将其
拍摄成《星际穿越》，这就和我们有关了。
艺术是一门学科，对公众传播进行细分化
管理，相当于一个老中医把对了脉。

罗颖：尚不至于出现画地为牢的局面，
未来肯定也不会。 艺术与大众之间存在鸿
沟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没有连接两者的桥
梁。所以这个问题的提出，指向的是艺术生
态链不同环节各司其职的问题。 艺术家不
必为取悦大众而创作，他们的视线本就不
该聚焦在大众需求上，推销和传播当代艺
术的职责应该由其他环节去承担。 比如，
美术馆的公共教育； 画廊通过销售的方
式，为大众提供不同的艺术品类；而对于
媒体，我认为大众媒体需更“专业化”，而
专业媒体则有必要“大众化”，两者互补，
才更有利于当代艺术影响力的扩大化。

严冰： 有不少大众媒体做艺术版面，

做得挺好，通俗易懂爱普及，报道角度就
是艺术家人物故事、收藏传承故事、艺术
史普及解释、艺术市场行情分析等。这种
角度应该也算在社会母体中讨论了吧。

单独相对应的艺术专业媒体，是为艺
术家、策展人和艺术行业内经营机构准备
的。机构在年度预算的时候，会决定每年
一定要投放几本国内外“专业艺术杂志”，
彰显在圈子内的权威性。艺术家可能爱看
看别的艺术家接受访谈的时候，都怎么甩
艺术词汇和格调的，这样自己面对媒体也
能适度从容。

“完整的产业链是可以形成自体循
环的，如果没有成型，则需要其他力量的
介入。”

北京商报：观众、艺术家、策展人这三
个角色在当代艺术不容易被看懂的这个
事实面前，谁负更大的责任？

顾博： 无法横向比较谁的责任更大。
这就像一个产业链， 上游———艺术家、中
游———策展人、下游———观众。按照供需
关系来说，完整的产业链是可以形成自体
循环的，如果没有成型，则需要其他力量
的介入。

罗颖：对于当代艺术来说，太晦涩观
众无法进入，太易懂又无回味。在这个维
度里，各种趣味和形式的艺术都有存在的
理由。观众与艺术的距离也许不在于艺术
家和策展人，可能更多和整个社会和民众
的文化心理和诉求相关。

严冰：只能说，人都是逼出来的。哪个
行业都有圈子，进得去进不去，是一道门
槛。看不懂，是历史原因，也是艺术本身的
性质， 也是当今中国社会对它的不重视，
也是圈内圈外人不灵活的思维。谁都有责
任，谁又不该完全负担这个责任。

北京商报：当代艺术目前还是以展览
的形式为主，艺术针对大众的传播形式是
否有更先进、更具渗透力的想法（想象）？

顾博：展览更多的是给予，其中缺少
了接受，这也就难以形成当代艺术与大众
之间真正的互动，难以建立特定的情感连
接。 如果将展览比喻成一件产品的话，好
的产品是依据客户需求出发的，而不是依
据生产者的需求。

罗颖：最近不断听到圈内人吐槽这个
圈子过于狭小，都在想方设法拓宽这个圈
子或者搭载更大的平台去施展身手。其实
现有常见的渗透大众方式， 比如跨界、艺
术消费也都刚刚起步，能把这两块做彻底
了，当代艺术对大众的渗透也就水到渠成
了。不过最近某美术馆馆长透露，一些奢
侈品品牌宁愿掏几十万请一位二三流的
明星， 也不愿意请一位顶级的当代艺术
家。其中的落差有多大，一目了然。

严冰：展览形式就是为愿意来看展览、
愿意在画廊买作品的人准备的， 画廊办展
览的愿望本来就不是大众传播。 至于公立
美术馆，就是做大众传播的，它的展览也必
须有适合于大众传播的途径。 当代艺术针
对大众传播，有不少方式，我说的大众媒体
艺术版面， 文艺的艺术的新媒体报道都还
是不错的。 要是有更先进很有渗透力的想
法，希望你能告诉我，我也正缺呢。

北京商报： 请列举5个阐释作品的文
章里最让你头疼不知所云的生僻词。

顾博：太多。原本就没有逻辑或者出
处的自创词根本就记不住。

罗颖：存在主义、场域、后殖民、镜像、
解构。

严冰：这种词多了去了：话语、建构、
“再”什么什么、虚假范畴、同构、汇整、可
能性。想到哪儿算哪儿吧。

北京商报记者 周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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